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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宓

卡罗斯·卡斯塔尼达 （ＣａｒｂｓＣａｓｔａｎｅｄａ）出生在南美洲，年幼时随父

母移居美国，大学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ＵＣＬＡ）人类学系。进

入研究所后，他的研究重心放在 “美州印第安文化药用植物”的主题上。

一九六Ｏ年夏天，他在为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在亚历桑那州边界

沙漠小镇的巴士站，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了一个近七十岁的亚奎族 （Ｙａｑｕｉ）

老印第安人。这个老人的西班牙名字是望·马特斯 （Ｊｕａｎ　Ｍａｔｕｓ）。为了表

示尊敬，卡斯塔尼达称他望先生 （Ｄｏｎ　Ｊｃａｎ），在本书中翻译为唐望。

其后卡斯塔尼达知道唐望本人在印第安文化中是担任巫医的角色，是

药用植物的专家，卡斯塔尼达本著收集学术资料的初衷，开始经常去拜访

唐望，唐望也乐于接待他。只是唐望对于卡斯塔尼达的学术研究毫无兴

趣，反而时常带他去山中漫游闲谈，或教道他打猎的技巧。

卡斯塔尼达认识了唐望一年之后，在一九六一年的六月，唐望突然告

诉卡斯塔尼达，他决定收卡斯塔尼达为巫术门徒。卡斯塔尼达为了完成论

文，并沒有认真看待唐望的决定，唐望也不在意卡斯塔尼达的敷衍。他引

道卡斯塔尼达直接去体验印第安巫术中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具有改变知

觉状态的效果。

唐望半强迫性地提供给卡斯塔尼达许多神秘的经验与观念，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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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卡斯塔尼达的是困扰大于收获。但是本著学术研究的态度，卡斯塔尼

达以人类学的理性观察方式，巨细无遗地记录下唐望传授的过程。

四年之后，一九六五年十月，由于唐望教道方式的怪异与猛烈，卡斯

塔尼达中断了他的学习，之后有两年之久不再去见唐望。在这期间，他完

成了他的论文，加州大学的学校出版社将之印刷成书，于一九六八年出

版。这便是他的第一本书 《唐望的教诲———亚奎文化的知识系统》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ｎ　Ｊｃａｎ：Ａ　Ｙａｑｃｉ　Ｗａ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如今看来，卡斯塔尼达的第一本书虽然生动有趣，但可说是完全未抓

到唐望教诲的重点。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笔记的形式，直接

呈现他与唐望的交往经过。他花费极多笔墨描写他在服用了知觉转变性植

物后的怪异经验，详细生动到了琐碎的地步。第二部分是纯学术化的分

析，他使用人类学刻板的分类归纳方式，来解释唐望知识所具有的文化意

义，完全忽略了唐望使用药用植物来开启知觉层次的本意，读来令人不忍

卒睹。奇怪的是，如此一本不见经传的学生论文，竟在当时的文化界中造

成轰动，成为意想不到的畅销书。

事后分析起来，《唐望的教诲》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当时西方知识

分子正开始怀疑、不满西方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的狭隘专制，而对理性思

想之外的途径，如东方的玄学与宗教发生兴趣。而源于美洲印第安文化知

觉转变性植物的所谓 “迷幻文化”，也方兴未艾，知识分子正潜心于迷幻

药物的实验，及寻找正确使用迷幻药物的途径。卡斯塔尼达的著作似乎正

是期待中的答案。美国文化界突然发现就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隐藏著如

此丰富而神秘的智慧。

卡斯塔尼达可算是歪打误撞地抓住了美国当时风潮的脉动。虽然从他

日后的著作中可知，在唐望的知识中，知觉转变性 （迷幻）植物的使用，

是不得已而次要的手段。

中断了两年多之后，卡斯塔尼达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又去见了唐望。原

本他只是想把他的书给唐望过目，但唐望毫无兴趣，对他的两年中断也毫

不在意，于是卡斯塔尼达再次开始了他的学习。一九七一年时，他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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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 《解离的真实》（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刻

板的学术分析，以极客观的方式描写唐望的传授，及他內在的感受。

书中虽仍有使用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描述，但重点被放在一种巫术境界

的尝试。唐望教道卡斯塔尼达觉察他必然会面对的死亡，及停顿內在对话

的作法，来达到看见的境界。看见是对现实世界最直接的感知，一种超越

言语理性的洞悉。

卡斯塔尼达在这里要明显地比第一本书时更进入情况，虽然他的理性

思维总是会妨碍他对唐望知识的学习。他诚实地在书中描述了他身为一个

知识分子，在面对超乎现实的神秘时所必然产生的矛盾与挫败，并更进一

步反省了他个人在心理上潜在的情绪困扰，使巫术的学习不仅是知觉的开

启，也是个人心理状态的重整与健全。

出版了第二本书之后，他与唐望的学习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终于能

够不再需要药用植物，而能自行达成对世界知觉的改变。他并觉悟到，早

在唐望收他为门徒之前，便已经向他示范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使他能不依

赖药用植物来扩大对世界的知觉。但是因为这些步骤包含了许多剧烈的人

格改变要求，与他当初的研究主题无关，因此被他忽略了。他将这些最早

期被忽略的笔记重新整理，然后加上他最近的心得，于一九七二年出版成

书，这便是 《伊斯特兰之旅 （Ｊｏｕｍｅｙ　ｔｏ　Ｉｘｔｌａｎ，国內曾译为 《新世界之

旅》）。

在这本书中，他承认自己以往的假设错误。以前他认为巫术世界的现

实，只存在于被改变的知觉状态中，而不是真实的。此时他才明白唐望的

观念，所谓真实的日常世界，或巫术的奇妙世界，都只是一种描述，一种

我们不知不觉学习而来，并一直以思想加以维持的惯性反应。只有在停顿

了这种惯性的描述之后，看见才会发生。知觉转变植物只是暂时打破对现

实世界的执著，真正的改变要从基本的生活态度上入手才行。

《伊斯特兰之旅》所造成的影响，远超过他的前两本著作。原因可能

是卡斯塔尼达终于摆脫了知觉转变植物的影响，使他的学习成为一次真正

的性灵之旅。“时代周刊”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以封面专题的形式，报道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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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塔尼达的故事，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

一九七四年，卡斯塔尼达出版了第四本著作 《力量的传奇》（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前三本书支离破碎的观念重整为一个清楚的

体系。唐望在这里提供给他理性上的最后教诲，也就是他所谓的 “巫士的

解释”。唐望陪同卡斯塔尼达完成了门徒训练最后的一件任务后，终于离

开了世界。

唐望不在后，卡斯塔尼达发现自己成了其他门徒的领道人。这些门徒

似乎身负唐望离去前的指示，使领道他们成为卡斯塔尼达的一大挑战。他

后来发现自己根本无能领道这些门徒，而他所遭受的挫败，其实是唐望事

先安排好的学习历程。这整个经过便成为他的第五本书 《巫士的传承》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ｗｅｒ），出版于一九七七年。

四年后，一九八一年时，他继续出版 《老鹰的赠予》 （Ｔｈｅ　Ｅａｇｌｅｓ

Ｇｉｆｔ），描述他与新一代的门徒交往学习的经过。在这些门徒剧烈的刺激挑

战下，他达成了一项最为困难的巫术任务，他觉察唐望不仅是对他的理性

实施教诲，同时也对他最深层的潜意识实施教诲。这些在他所谓 “清明意

识”（Ｈｉｇｈｔｅ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中的教诲，并不存在于他的正常记忆中，只有

当他真正做好准备后，这些教诲才会以类似梦境的形式重新出现。

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 《內在的火焰》（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更完

整地呈现了隐藏的回忆，同时以能量结构的形式，为唐望的巫术观念建立

出更清楚的体系。

他在一九八七年与一九九三年出版了第八本及第九本的唐望故事，

《寂靜的力量》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及 《做梦的艺术》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不同于先前的著作，这两本书有著一种个别独立的完整性。

《寂靜的力量》是关于唐望本人师承的回溯。《做梦的艺术》是卡斯塔尼达

首次以全书来探讨一个巫术主题，也就是 “做梦”，以控制梦的训练使梦

境成为另一种现实，进而达到打破现实描述的目标。

今日回顾起来，卡斯塔尼达三十馀年的巫术生涯，呈现了许多奇特的

现象。他经验中的不可思议不用说，单就唐望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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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许多学者爭议的对象。但至今唐望的故事仍旧屹立不搖，虽然除了

卡氏的书之外，沒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唐望的存在。

卡斯塔尼达的写作风格也算是一个异数。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只

是一个处于非常状况中的人类学家，因此有义务加以记录报道，仅管情况

显然时常超出他的了解或文字言语的极限。但不可否认的，他使用简单直

朴的文字来描写不可思议的情境与发人深省的观念，具有一种慑人的气

质，很难以一般文学创作的标准来衡量。

他在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观念由生涩渐至完整的转变过程，虽然常

使读者困惑，但也呈现出他力求客观与诚实的学术训练。他自己承认：

“我的书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报告，随著时间而越显清晰。” （见 《寂

靜的力量》）因此他的书总是带著 “未完结”的味道，既是卖关子，也是

过程报告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卡斯塔尼达本人似乎严格遵守著唐望所阐释的观念，生活十分隐匿与

不可捉摸。除了写作之外，他沒有在盛名的环绕之下挟众造势或创教立

宗，采访他的 “时代周刊”记者甚至无法得到他的完整照片。虽然他在美

国当代算是个地位奇特的神秘人物，但在他的书中，他永远是个不开窍的

笨学生，受困于理性思维的执著，而无法自在地接受他巫术门徒的角色。

他的老师唐望，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人物。唐望本人似乎拥有著古老

而失传的智慧，与超越现实的神奇力量，能随意表现违反理性解释的事

迹。但这种效果的示范不是唐望知识的重点。唐望强调，世界本是奧妙无

穷，人的知觉却受限于人类的作为与描述，因而对世界的奧妙听而不闻，

视而不觉。巫术是使人知觉自由与完整的追求，绝不是怪力乱神的迷信。

卡斯塔尼达的经历也远较一般怪力乱神更为复杂深奧。

唐望完整地呈现出另一种现实。所谓的 “巫术世界”给卡斯塔尼达见

识，然后卡斯塔尼达才能够明白所谓的日常世界 （理性思维）与巫术世界

（直观意愿）都只是片面、不完整的描述。只有在明了其描述的本质之后，

才能够统合两者，人的意识才能真正完整自由，知觉到无穷尽的世界

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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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塔尼达的著作，在某一方面正是担任著与唐望相同的角色，这些

书详细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极真实的巫术世界描述，而不会落入形式化的窠

臼中。不过，对于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现代人，要想体验书中的境界可能

有所困难。但在另一方面，卡斯塔尼达书中的许多观念是充满积极性，使

人心灵淨化的古老智慧。若是剝除了与巫术有关的描述，卡斯塔尼达的学

习历程，事实上是一种心理重建的过程，读者若是对他的巫术经验感到怀

疑与迷惑，不妨以如此观点视之。毕竟，归根究底，巫术的本质正是以更

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自身心灵与世界的种种奇妙。

●

本书 《做梦的艺术》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Ｄｒｅ：ｌｍｉｎｇ）是唐望的故事中最新的

一本，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初。就译者的比较，这是卡氏一系列唐望的故事

中，內容最实际与范围最确定的书。

“梦的控制”这样的主题，早在他的第三本书中便已出现，在他其馀

书中也时常会回到这个题目上，不过多半是点到为止的描述。这次本书则

对这个主题有极深的示范，算是卡氏经过了十馀年的学习后，终于能够有

条理的加以掌握。

对唐望思想陌生的读者而言，其中某些章节的內容可能有些匪夷所

思。不过单就以梦来做为心灵超越的一种手段而言，许多未受西方政治化

宗教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始神秘文化 （姑且不称之为宗教），如澳洲大陆的

原住民、北极爱斯基摩人、及美洲残存的印地安人，都视梦为打破现实，

进入超现实的主要途径。而目前在许多西方科学先进的学术机构中，也有

专门研究人类睡眠状态的梦实验室 （ＤｒＳｍ　ｂｂ），使用科学器材来辅助被实

验对象达到所谓的清明梦 （Ｌｕｄｄ　ｄｒ。２１ｍ），进而观察人们在此状态的脑

波运作与生理反应，试图进一步了解人类心灵的奇妙。

而唐望与卡斯塔尼达所做的也就是如此。他们是以自身的知觉为对

象，探讨人类心灵奧妙极限的伟大探险家。以神秘学的观点来看，梦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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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禅定观想等修持法门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梦是人

类潜意识的直接投射，因此对于梦的控制，其內在意义便是达成一种理性

与潜意识 （非理性、超理性）的统合。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作法后面，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矛盾与对立。根据唐

望的观念，唯有先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某种程度的心灵平衡，沒有压抑或內

在的衡突，控制梦才成为可能。可以说，梦的控制就是心灵状态是否会清

明坚实的直接证明。

生活在当前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要想尝试做到书中境界，势必得从日

常生活形态上做根本的检讨与改变才行。卡氏在书中所描述他的过程进展

动辄以年计，可知其困难度。

坦白说，对于卡氏先前八本故事所架构出来的思想体系而言，本书所

表达的只是其中单一项目技巧性的阐明罢了。虽然详尽，但可能失之狭

义。若是想进一步认识印地安巫士文化中，抽象而不拘泥、单纯而又洒盖

万物的精神，最好再去参阅其他的唐望故事，才能得到较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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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斯·卡斯塔尼达

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我写了一系列的书，有关我事师于一个墨西哥亚

奎族 （ＹＡＱＵ）印第安巫士，做他门徒的经过。

这位巫士名叫望·马特斯 （Ｊｕａｎ　Ｍａｔｕｓ），我尊称他为唐望 （注一）。

在这些书中我解释说他传授我巫术，但这并不是我们日常世界中所了解的

巫术，像用超自然能力去影响他人，或用咒语仪式召请精灵来行异迹。对

唐望而言，巫术是对于自然及塑造这宇宙的知觉有著一种特别的了解，包

括理论与实际上的应用。

照著唐望的建议，我避免使用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注二）这个字来代表他的

知识，虽然在人类学上这是适当的术语，我一直都用他自己所用的称呼：

巫术 （ｓｏｒｃｅｒｙ），然而经过考量，我发现称之为巫术只会使他在教道中所

展现的神秘现象变得更为暧昧。

在人类学上，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是用来形容一种信仰系统，主要是亚洲北部

的原居民，但也包括北美洲某些印第安部落。他们相信在我们四周存在著

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充满著原始神灵的力量，有正也有邪，这些力量可以

透过某些行术者而被召请控制，这些人是处于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媒介。

唐望的确是日常世界与那看不见的世界之间的媒介，他不称那世界为

超自然，而称之为第二注意力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他身为老师的角色是使

这种系统能被我掌握。我在先前的书中描述过他的方法，以及他要我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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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巫术技巧，其中最重要的被他称为 “做梦的艺术”。

唐望说我们所认为独一无二的世界，其实只是一连串世界中的一个，

就像洋葱千层皮中的一层。他说虽然我们被强力制约成只能知觉目前这个

世界，但我们仍有能力进入其他的世界，那是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同样真

实、独特、绝对，而且吸引人的世界。

唐望告诉我，要知觉这些其他的世界，我们不仅要有此意愿，还要有

足够的能量抓住它们。这些世界的存在是恒久而独立于我们的知觉之外

的，但能否进入这些世界完全决定于我们的能量状况。換句话说，正是由

于这种能量状况的影响，使我们被迫接受这个日常世界是唯一可能的

世界。

我们的能量状况是可改变的，唐望说远古时代的巫士发展出一套能量

状况的练习，会增进我们的知觉，那些巫士把这种练习称为 “做梦的艺

术”。

经过这些年的学习，我现在明白唐望把 “做梦”称为 “通往永恒的入

口”是最适当的说法。但当时他如此说时，我向他表示这种隐喻对我沒有

意义。

“那么就不用隐喻，”他说， “我们可以说 ‘做梦’是巫士把平常的梦

加以利用的实际方法。”

“平常的梦如何利用？”我问。

“我们总是被文字所误道，”他说， “以我为例，我的老师试图向我描

述 ‘做梦’时，说这是巫士向世界道晚安的方式。当然，他这么说是为了

能配合我的心智，我对你也是一样。”

在另一个场合唐望告诉我：“‘做梦’只能被体验，‘做梦’不只是有

梦，也不是白日梦或胡思乱想。透过 ‘做梦’我们能知觉其他的世界，我

们可以描述这些世界，虽然我们无法描述我们如何知觉它们。不过我们可

以感觉 ‘做梦’如何打开那些世界， ‘做梦’似乎是一种感知，一种身体

中的思考过程，一种心灵中的感官。”

在他的教道过程中，唐望详细地解释 “做梦”这门艺术中的原则、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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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实际练习。他的教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做梦的程序，另一部

分是对于这些程序的纯粹抽象的解释。他的教道方法包括以做梦的抽象原

则来吸引我理智上的兴趣，以及引道我从练习中满足这种兴趣。

我已经尽可能仔细地在其他书中描述了这些经过，我也描述了唐望为

了教道我而使我进入的巫士世界。在巫士世界中的接触对我而言十分特

殊，因为它完全发生在第二注意力之中，我在其中与十个女的和五个男的

交往，他们都是唐望的同辈，另外还有四个年轻男人及四个年轻女人，是

唐望的门徒。

就在我进入唐望的世界之后，他立刻召集了他的门徒们，他使我明白

这些门徒组成一个传统的巫士团体，就像他自己的那一群，而我将来要领

道他们。然而，经过交往后，他发现我与他所期待的有点出入。

他用巫士才能看到的能量配置关系来说明我的不同。我不像他一样拥

有四个能量区域，我只有三个。他把如此的配置错认为是可以更正的缺

陷，结果是我完全无法胜任接触及领道另外八个门徒的责任，唐望不得不

另外组织一个能量配置与我相似的团体。

这些事件我都曾经详加描述，但我从未提及第二个门徒团体：唐望不

准我如此做。他说那是完全属于我的领域，而我与他约定过只写有关他的

领域的事，不是我的领域。

第二个门徒团体非常小，只有三个成员：一个做梦者，佛琳达·吉

儿：一个潜猎者，塔夏莎·阿贝拉；一个女ｎａｇｕａｌ（注三），卡萝·提格。

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发生在第二注意力中，而在日常世界里，我们彼

此根本不认识，但对唐望的关系则非常清楚。他费了极大的努力训练我

们，然而，到了末期，唐望的时间接近终了时，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心理压

力开始摧毀坚固的第二注意力，结果是我们的交往开始与正常世界重叠。

于是我们见了面，却仿佛素昧平生似的。

在意识上，我们沒有一个知道彼此在第二注意力中的密切关系。由于

我们都在从事学术性研究，当我们发现彼此已经有过接触时，所受到的震

撼是无与伦比的。当然，理智上我们无法接受这是事实。但我们知道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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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在我们的经验之中。因此，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承认人类的心灵是远

比我们日常或学术性的思维所相信的要更深奧复杂。

有一次我们一起请唐望来指点迷津。他说他有两种解释可选择，一种

是照顾我们受伤的理性，把它包扎好。把第二注意力说成是一种虛幻的知

觉状态，就像大象会飞一样，我们在那状态中所经验的只是催眠下的暗

示。另一种解释则是巫士梦者所了解的，第二注意力是一种知觉的能量配

置状况。

然而，在我试著达成做梦的过程时，第二注意力的界限并未改变，每

次当我进入 “做梦”时，我同时也进入了第二注意力，而从梦中醒来并不

代表脫离了第二注意力。有许多年来我只记得些许做梦的经验，大部分的

经验对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我无法接触的。经过十五年不断的努力，从一九

七三到一九八八，我才储存足够的能量来重新安排我脑海中的记忆，那时

我才记得了一连串有顺序的 “做梦”经验，我终于能够填补一些似乎遗失

的记忆。在这种状况下，我捕捉到唐望对于 “做梦”的传授中的连贯性。

由于他使我穿梭于日常知觉与第二注意力的知觉之间，以致于这种连贯性

原本对我而言一直是陌生的，这本书便是经过这种重新安排记忆之后的

结果。

由于我拥有唐望对于做梦艺术的大部分知识，我想要在下一本书中描

述他的最后四个门徒的状况与心态。这四个门徒也就是佛琳达·吉儿、塔

夏莎·阿贝拉、卡萝·提格及我自己。但在我描述说明唐望的教道对我们

的影响时，我必须要以我目前的领悟，回顾唐望在做梦的传授上我以前所

无力触及的部分。

然而这本书的最终意义是卡萝·提格所建议的。她相信对唐望所赠予

我们的世界加以解释，是我们对他所能表达的最深感激，和对他的追寻所

能做出的最大奉献。

注一：唐望 （Ｄｏｎ　Ｊｃａｎ）是西班牙文 “望先生”的音译。Ｊｃａｎ是非常

普通的西班牙姓，就如同英文中的约翰 （Ｊｏｈｎ）一样。

注二：Ｓｈａｍａｎ乃巫医、药师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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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ｎａｇｕａｌ是西班牙文，音近似 “那瓜”，在南美神话中的解释是

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精灵或守护神，多半令人畏惧。在此处有双重意义，

在抽象上象征力量、真理、最终的不可知，而在具象上则代表巫上团体的

领道者。为了避免以词限意，原书作者保留其西班牙原文不加英译，译者

在此也尊重原书精神，不加以中译或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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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望曾一再强调，所有他传授给我的都是由他称为古典的巫士所发展

出来的，他明确地表示古典的巫士与现代的巫士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他所

谓的古典巫士是指生活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前几千年的人，这些人的伟

大成就是他们建立了巫术的架构，强调实际与牢固，他认为这些人极杰出

但缺乏智慧。相反的，唐望所谓的现代巫士，则拥有清晰的心智，在必要

情况时有能力修正巫术的路线。

在一次谈话中，唐望说为了能明白 “梦者”与 “做梦”所处的位置，

我们必须先了解现代巫士为了把巫术从牢固转向为抽象所做的努力。

“你所谓的牢固是什么？”我问。

“巫术的应用部分。”他说， “一种心灵对于应用及技巧上的执迷，追

逐对他人不必要的影响和控制，这些都是属于过去巫士的范围。”

“你所谓的抽象是什么？”

“对自由的追寻。知觉上的自由，沒有执迷，达到最大的可能。现代

巫士追求抽象是因为他们追求自由，他们对实际的利益毫无兴趣，他们也

沒有被社会所需的功能，不像过去的巫士，你绝对不会见到什么专业的巫

士或什么部落专属的巫士。”

“你的意思是，过去对现代的巫士沒有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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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价值，我们所不喜欢的是过去的气氛，我个人很讨厌心智上

的黑暗及僵化，我喜欢思想上的深奧无限。然而，不管我喜欢与否，我必

须要给古典巫士应得的肯定，因为是他们首先发现及实行我们今天所知的

一切。”

唐望说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是知觉到事物的能量本质，这个发现非常重

要，它成了巫术的基本前提。现在，巫上经过毕生的纪律与训练，能够得

到知觉事物本质的能力，他们将这种能力称为看见。

“能够知觉事物的能量本质是什么意思？”有次我问唐望。

“这表示你能直接知觉到能量。”他回答， “能够分离知觉的社会化部

分，便可以知觉到一切事物的根本。我们所知觉的一切都是能量，但由于

我们无法直接知觉能量，使我们的知觉定型配合一种模式，而这个模式便

是知觉的社会化部分，这是你必须分离的。”

“为什么我必须分离它？”

“因为它故意缩减我们的知觉，使我们相信我们知觉所处的这个模式

便是一切，我相信现在如果你想生存，你的知觉必须要从它的社会化根本

上有所改变。”

“确信这个世界是由固体的事物所构成的，我称之为社会化根本。因

为所有的人都用极大的努力来使我们如此地知觉世界。”

“那么我们该如何知觉世界呢？”

“一切都是能量，整个宇宙都是能量。我们的知觉社会化根本，应是

确信能量就是一切，应尽量将能量知觉为能量，那么我们便随时都有两种

知觉可选择。”

“有沒有可能训练人这么做？”我问。

唐望说这正是他对我及其他门徒的作法，他在传授我们一种新的知觉

方式。首先，他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知觉是遵循一种固定模式，其次是强迫

我们直接去知觉能量，他保证这方法非常类似当初别人教我们知觉日常世

界的作法。

唐望认为，当我们明白我们是从祖先身上毫无质疑地继承了这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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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知觉后，这种社会化模式便失去了力量。

“把世界知觉成由有益或有害的坚固物体所构成的，对我们的祖先们

的生存一定非常重要。”唐望说，“长久以来如此知觉事物，我们便被迫相

信这世界是由物体所构成。”

“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知觉世界。”我说， “毫无疑问这是物体的世

界，要证明这点，我们只需撞上它们便知道。”

“当然这是物体的世界，我们不是在爭论这个。”

“那你是在说什么？”

“我是说这世界先是能量的世界，然后才是物体的世界。所以，如果

我们不从这世界是能量的前提开始，我们便永远无法直接知觉能量，我们

总是会停留在你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感官上的确信：物体是坚硬的。”

他的论点在我听来是完全的神秘，当时我的心智完全拒绝以其他方式

来了解世界，只坚持我所熟悉的。唐望所努力说明的论点对我而言是如此

的不著边际，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

“我们的知觉方式是弱肉强食的方式，”他有一次对我说，…这种方式

对于辨认及评估食物及危险很有效，但这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知觉方

式。还有另一种模式，那正是我要使你熟悉的模式，也就是直接去知觉事

物的本质，能量本身。”

“知觉事物的本质能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更刺激、更复杂的描述，

来了解和评估这个世界。一这是唐望的主张，而他所谓更复杂的描述是他

从他的前辈身上学到的，这些描述能与巫术的真实呼应，但在日常世界中

沒有理性的基础与关连。不过对于能知觉能量本质的巫士而言，这些描述

是可以自证的真理。

对于这样的巫士，巫术中最有意义的行动是去看见宇宙的本质。唐望

认为古典巫士，也就是首先看见宇宙本质的人，他们的描述最完美。他们

说宇宙的本质就像无数闪亮的白丝由各种方向射入永恒，这些明亮的纤维

本身是一种知觉，是人类的心灵所无法了解的。

看见了宇宙的本质之后，古典巫士继续去看见人类的能量本质，唐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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